
杨树诚，祖居河北盐山县
西郊的曾庄(今属沧州)。14岁
时，因家境贫寒，背着一口袋讨
要的干粮，一路要饭到了天津
小白楼基督教堂，机缘巧合认
识了一个叫高崇义的伙夫，安
排他给教堂里的神甫和外国人
送饭。也就是这个机缘，彻底改
变了杨树诚的一生。

在这所教堂寄寓的外国
人当中，有一个美国工程师叫
许勃，他见杨树诚勤快灵活，
非常喜爱，让杨跟在自己身
边，倒水烧茶，扫地拎包，久而
久之，就教杨树诚学习英语，
还教了一些煤矿勘探方面的
知识。一年后，许勃离开天津，
到河南焦作的福公司做探矿
工程师。

此时，结了婚的杨树诚在
天津靠出苦力为生，但这种困
境怎能拴住他那颗高远的心？
于是，他借拉纤的机会到了焦
作，找到了许勃，言明心声，最
后被许勃安排在福公司做探矿
小工。杨树诚进入福公司以后，
如同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他
在探矿工地上摸爬滚打，刻苦
学习，无艺不学，木匠、铁匠、烘
炉翻砂、铆工、钳工、起重、安装
等，每门技术都很精湛，远远超
出同行，很快被福公司提升为
工头，成为公司一线探矿钻井
的总指挥，统管五部钻机。

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
事，令福公司对杨树诚刮目相
看。一次，洋人在钻井时，作业
失误，不慎将金刚石钻头掉进
井下，多次打捞无果，就在洋

人无奈放弃之时，杨树诚偷偷
用黄麻、黄蜡和粘合剂捆在钻
杆尖端，放入井内，逆水探寻，
终于将钻头捞了上来。又一
次，洋人作业完毕后，一时疏
忽将价值数万元的金刚石钻
头遗忘在工地上，杨树诚捡到
后，便在工地上守候整整一个
夜晚，这让洋人感动不已，赞
美杨树诚的品质比黄金还珍
贵，故给他改名叫杨金。

1911年，25岁的杨树诚已
晋升为焦作煤矿勘探工程师，
随后被煤矿总经理坎瑞克派
往南非、印度，随许勃考察学
习了九个月。

1915年2月1日，枣庄中兴

煤矿公司南大井发生透水和
瓦斯爆炸事故，致499名矿工
遇难。主要创办人、总经理张
莲芬因此事忧郁成疾，于同年
离世。1916年,董事会推举军政
要人徐世昌为董事长，并委托
晚清和民国政府重臣朱启钤
代理董事会长；聘请著名地质
勘矿专家丁文江为勘矿顾问。
也正是因为丁文江的推荐，拉
开了杨树诚后来承包枣庄中
兴煤矿公司煤矿勘探的序幕。

这时，福公司接到了山东
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租赁探矿
钻机的业务，杨树诚因此从河
南焦作来到了山东枣庄。

关于杨树诚如何与丁文江
交往，丁文江曾向好友胡适详
细介绍了他与杨树诚的交往过
程：“杨金，河南人……此时，美
国人早已为中兴公司打钻包
工，杨前去做工人，每月只有十
六元工钱。其后美国人打钻亏
了本，不干了，中兴请我荐人。
他就托美国人(许勃)来向我说
他可以承继。但是，他是个穷光
蛋，打钻用的金刚钻要值一两
万元，我不肯介绍他。他以后不
知道如何找到了一个河南的绅
士，借给他一点证券来做担保，
方才给他荐去。杨的相貌极其
凶恶，说话极其粗鲁，活脱是个
强盗的样子。他以前都是短衣，
以后穿灯草绒的外国工匠的常
服，身子不过五尺四五寸，确是
生得异常结实，一脸横肉，我看
见他心里总是有点不安，所以
分外远而避之。”

一直以来，杨树诚对美商

价高技低显示出不满。尤其是
探矿价格，勘探一尺竟索要美
金六元。于是，杨树诚通过丁
文江的推荐，以每尺三块银元
的价格，意欲与美商一赌，展
开探矿工程竞标。当时不仅美
商摇头不信，就连中兴煤矿公
司的领导层也深表质疑。好在
杨树诚成竹在胸，靠着精湛的
探矿技术胜出，再加之美商技
艺落后，费用繁重，入不敷出，
只好落败而归，离枣而去。据
记载，杨树诚常用牙齿咬着六
寸长的钢尺，触接钻杆，然后
用指头捂住耳朵，利用牙齿的
细微感觉，来判断地下岩层，
而且是万无一失。

取得探矿承包合同以后，
杨树诚借助从河南焦作租赁的
三部钻机，连同中兴煤矿公司
向美商培恩购买的钻机，在峄
县大地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煤矿
勘探活动。从1915年至1921年的
七年间，杨树诚先后勘探出了
枣庄周围、汤庄、佟楼、齐村、侯
宅子、邹坞、山家林、陶庄、埠
后、观马岭等煤矿，探知和探明
了新煤井的建设地点，勘探成
功率百分之百。杨树诚从一根
金刚钻起家，赚得盆满钵满，后
来积攒银元达三十多万块，成
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富翁，难怪
在他的老家沧州流传着这样的
民谣：“沧州两知县，不如杨金
一盘钻”！

杨树诚成为中国煤矿勘
探的先驱者之一，也对枣庄中
兴煤矿公司的繁荣和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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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艾草
香满庄

【乡村风物】

□李宗建

这张摄于1979年12月14日的照片，是德州
师专1977级数学系一班全体师生毕业合影(中
排右五为作者)。

1977年全国高考，积12年(1966年—1977年)
于一次，可说史无前例。这次高考，对“老三
届”报考条件放宽，婚否不限。我是六七届高
中毕业生，也在那年报名参加了高考。1977年
冬天考的试，入学已是1978年3月初。我上大学
时，儿子7岁，女儿也5岁了。到了学校一看，全
班同学都已是而立之年，男生都已当上了爸
爸，女生都已当上了妈妈。

我们班上的同学家有老小，外负学业，但大家生活节俭，学习用功。大学毕业后，在工作单位也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骨骨干，勤勤
恳恳，兢兢业业。凝视照片，感慨万千。如今同学们都已退休，已是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了。

77级大学生

【老照片】

□田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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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香，香满庄；艾草香，香满
房。艾条插在大门上，糯米粽子在家
乡。”端午又至，故乡那艾草和米粽的
清香，沿着乡音，一路飘进我的心里。

都说端午时节粽子香，可再香也
香不过记忆中母亲包的粽子。母亲那
双粗糙却又灵巧的手，总能包出粽子
的亲情和对儿女们的牵挂。小时候，
每逢端午来临，母亲就会提前准备好
枣、鸡蛋、红糖，泡上糯米和粽叶。

节前的晚上，母亲和我就开始包
粽子。白白的糯米经过一天浸泡，胖
嘟嘟、嫩生生的，母亲用漏勺轻轻捞
起这些小白胖，让它们乐呵呵地颠上
一颠，就给它们裹上两三层香香的绿
衣裳。我老家日照包粽子的叶子很特
别，不是用粽叶，而是用槲(音hu)叶，
槲树之叶，俗称桲椤叶。母亲总是两
个一组，折成四角、三角形状，用稻草
绳扎牢整整齐齐放在身边的盆里。

“怎么都是两个一串呢？”我好奇地
问。“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呀”，母亲温
和地指着粽子：“粽子一个连着一个，
多亲近呀！你和弟弟，也要像这些粽
子，心连在一起！”看她七拧八折，左
手拿叶，右手缠绳，利索地绑好。母亲
一边劳作，一边轻声哼着我不曾听过
的歌谣。

夜幕降临，父亲带回从田地里割
的艾草。六月的艾草青嫩碧绿，像花
季少女般亭亭玉立，浓郁的草药香一
波波向四周弥散。父亲拿出两把，分
别挂到我们和爷爷家的门上。母亲此
时也包好了粽子，它们像一个个小枕
头整整齐齐排列着。大锅里摆放好粽
子、鸡蛋、艾草，我坐在灶前烧火拉风
箱，风箱便发出急切的呼哒呼哒的声
响，像我的肚子在节日前的呼唤。煮
的时候也要讲究火候，一般是大火将
水烧开后改成小火慢炖。

太阳出来时，早饭就是粽子。不
冷不热，粽叶皮颜色也变得黄黑，发
出淡淡的独特清香。剥开粽叶，青青
色，幽幽淡香，蘸上红糖咬上一口沁
人心脾，一捆粽子绝对吃得肚儿圆
圆。一锅粽子，留下自己吃的，就给邻
居们送上七八只尝鲜，换回的往往是
更多的亲情乡情。粽子此刻成了乡亲
们的主餐，农忙麦收时节，大家蹲在
田头，剥只粽子，任由清清淡淡的粽
香弥漫田间地头，吃完了干活也格外
起劲。

端午那天，家家还要从河边、地
里割来各种各样清凉解毒的草药，俗
称“农家草”，有鱼腥草、蒲公英、白茅
藤、鬼针草等，洗净入锅加水，烧出一
大锅浓浓的“中药汤”，给孩子们洗
澡，说是用这种草药洗澡后，夏天不
长毒疮。洗完澡的小孩手脖、脚脖还
要戴上五彩线编成的“五索”。一大
早，母亲就会给梦中的我和弟弟在手
腕、脚腕系上五索，等到节后第一次
下雨时解下，扔到屋檐下的雨水里，
让它们顺水而流，据说这样一年都会
辟邪。老人们说，这条索子还会变成

“苍龙”，保佑一年五谷丰登。对小孩
子来说，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游
戏——— 撞鸡蛋。每人手持一个粽子锅
里煮出的鸡蛋，露出一小半儿，对撞，
谁的鸡蛋先碎了谁就输了。其实这里
面有窍门儿，就是鸡蛋那个小头儿是
实心的，大头多是空隙，如果不懂，用
大头去撞小头，就输了。

儿时的我们，对节日有一种近乎
本能的渴望。这自然大多与贫瘠的肚
子有关。元宵汤圆、端午粽子、中秋月
饼、重阳枣糕……我不断穿行在渴望
中，掰着手指头盘算着下一个节日的
到来。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
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
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
的歌谣。”《铁道游击队》是我
省已故作家刘知侠的鸿篇巨
制。而这部红色经典最早是
在哪发表的，可能就少有人
知了。

1943年夏天，在表彰抗日
英雄和集体的山东省战斗英
模大会上，主持《山东文化》工
作的刘知侠，采访到了活跃在
津浦铁路上的铁道游击队战
斗英雄，了解到他们依托微山
湖，打票车、夺枪械、撞火车、
搞物资，神出鬼没打击盘踞在
枣庄周围日伪军的传奇动人
事迹。这支成立于1940年的八
路军115师苏鲁支队，曾被罗
荣桓盛赞为“一把插入敌人心
脏的尖刀”。

游击队传奇故事深深
感染了刘知侠，他立即萌发
创作欲望，1944年到1946年
几次跋山涉水，从沂蒙腹地
穿越封锁线，去鲁南解放区
与铁道游击队干部战士吃
住、战斗在一起，了解他们
的传奇故事，体会他们的喜
怒哀乐。但由于战争环境与

工作频繁变化，这部初名为
《铁道队》的长篇小说写写停
停，建国前只发表了《铁道
队》与《李政委和他的部下》
两个中篇，分别刊载于《山东
文化》第2卷第3、4期合刊与
第5卷第1、2期合刊上。

《山东文化》创刊于1943
年3月1日，主编是燕遇明，知
侠任副主编。该刊是山东文
协主办的五大刊物之一，亦
是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最早
的综合性文艺刊物。据老编
辑尚力科回忆，初创时杂志
社在农村低矮的草房里，写
字的笔多半是细高粱秆绑一
个钢笔尖，虽然名义上叫“山
东文化社”，实际上只有知侠
与他两个人负责编辑、通联
及校对工作。《山东文化》立
足根据地，主要发表报告文
学、通讯、小说、诗歌等，其间
经历短暂停刊。

寒斋保存的这期《山东
文化》为第5卷1、2期合刊，出
版于民国36年2月15日(1947
年2月15日)，16开，土纸铅印，
竖排右翻。全书88页，计33篇
文章。主要载有阐述办刊宗
旨的《致读者》、冯毅之的长

诗《复员军人张成仁》、陶钝
的小说《传家宝》、锡金的报
告文学《苏鲁前线散记》以及
知侠的第二个中篇《李政委
和他的部下》。

此时刘知侠已不在《山
东文化》工作，但对于由他亲
手创办的这份刊物，依旧倾
注了很多感情。这或许正是
他先后把这两个中篇首发于
此的原因之一吧。《李政委和
他的部下》载于该刊第63页
至69页上，编前话说，“这是
知侠同志《铁道队》(长篇)第
一部分的两章，现抽出来以

《李政委和他的部下》，在这
里发表，原稿作者现在加工
中，不久当印单行本和大家
见面。”《铁道队》是《铁道游
击队》最初的名字，待正式出
版时方定名《铁道游击队》。

1952年，刘知侠重新撰写
已放下五年之久的《铁道游击
队》。有了《山东文化》上两个
中篇做基础，以及生活的沉淀
与积累，《铁道游击队》仅用两
年时间便胜利脱稿。1954年1
月，这部影响几代人的红色经
典，一经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便立刻风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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